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新西遊記
第五回  講條約孫行者守舊　叉麻雀豬八戒談新

　　且說行者在張園裡找不著豬八戒，一人只得獨自出來時，已將近黃昏，各處電燈明亮，各車上都點著各種油燈，遠遠看去，宛

如星光螢火。行者心中著急道：「我又認不得路，現在天已晚了，叫我走往那裡的好？這老豬真是害死了人。」正在這般想，忽然

前面聽得「頂！頂！頂！」的幾聲，又是「虎虎」的聲音來了。連忙抬頭一看，只見一間四方的房屋，四邊放著亮光，如風如電的

飛跑過來。行者一見，嚇得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這裡又出了妖怪了！」路旁的人被他這一叫，倒是一嚇，罵道：「你這賊

瘋子，好好的路上有甚妖怪？這般大驚小怪的嚇人。」行者不服，指著來的東西道：「不是妖怪，如何房屋都在路上跑了？」路人

一看，不覺好笑，知道行者是個外來的鄉佬兒，便也含糊的答道：「這是西方來的房屋，不但能跑，而且叫他走便走，叫他停便

停，還能通人意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信，那有房屋能通人意的理？」那人道：「不信你看。說時，那東西早跑到了行者等面前。

那人一擎手，跑來的東西便停著不動了。行者果然�分奇怪。那擎手的人見東西停後，便跳上那東西去了。行者又問旁人道：「這
立在房屋門前的人，他做什麼的？如何這般忙碌，手又動動，腳又動動，好似發了瘋的。」旁人道：「那裡是瘋，他是管舵的，如

何叫他不動？」行者又大奇怪道：「這是房屋，又不是船，如何用舵？既然用了舵，如何不在後邊，又在前邊？」　　旁邊者道：

「我總不懂，不是船如何又用起舵來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你也太固執了，難道舵只許在船上用的嗎？水上船隻用舵，天上的飛樓也用

舵，地上的車子自然也要用舵了。這舵便是要快要慢要停要走的機關。」行者道：「大凡東西有了這舵，便可自己走了的嗎？如此

說來，別種車上如何要用人用馬？為甚不也裝了舵，讓他自己跑呢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又來了。雖然有了舵，還要有力來推動他，然

後肯跑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電車是用什麼力來推動他的？」老者道：「便是那電，所以叫做電車。」行者道：「這豈不是要悶死了

人？你們總說是電，電報也是電，電話也是電，那電究竟是樣什麼東西？」

　　老者被他這地一問，倒是一呆。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原來你連電都沒有懂得，怪道不識電車。那電便是打雷閃電的電。」行者

道：「原來便是雷公電母的電。這也奇怪了，電母娘娘如何他肯下凡來，替著人間推車呢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迷信，迷信。你還在說

這種舊話。如今四海龍王都搬了家了，還有什麼電母娘娘！」行者詫怪道：「真的麼？他好好地如何搬起家來？」老者笑道：「聽

說他回我們中國，也要整頓海軍。將來一個個偌大的軍艦，沉了下去，鬧的人家討厭，因此搬了家。」行者忙道：「老孫倒不知

道，沒有替他賀喜。如今卻搬在那裡？」

　　說時，後邊又有一輛電車如飛而來。老者便笑指那電車道：「便也搬在這車上。」行者一看，果然見他飄飄揚揚在那車頂上，

甚是得意。行者正要向前去叫他，仔細一看，原來卻是車頂上插著的幾面龍旗。行者因笑向那老者道：「老丈休得取笑，這是龍

旗，那裡是四海龍王。」那老者也笑道：「你說電是電母娘娘，我自然說龍旗便是四海龍王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電究竟是樣什麼

東西？是怎樣來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電便是人做的。」行者一聽電是人做的話，益加詫異道：「電在空中，人那裡能做得來？」老者

道：「你真不知道，如今新學大興，世上的東西那一件不是人做的？休說這電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天上的風，可能人做得來？」老

者道：「怎麼不能。」便指著路旁一個洋房裡房頂上的大風扇，說道：「這不是人做的風？」行者過去一看，真個不錯，那坐在房

裡的人，大熱天日也不赤膊，也不搖扇，安坐在房中做事。四面的窗帷，好如看風旗一般，正在左右飄蕩。行者回來道：「果然，

果然。老丈說的話不錯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那麼海中的水，也可人做得來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有甚不能。」又指著方才救火挑水的龍頭

道：「這豈不是人做的水？不然這裡又不是江不是河，為何用的水這樣源源不絕？」行者又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又：「道那

麼水能做了，那火可也做得？」聽者道：「這更容易了。你看這鐵管子裡，不是人做的火，如何只顧點得著？」行者道：「有趣，

有趣。原來人的能力竟有這般大的。如此說來，西方的鐵扇公主，風火輪，都不算奇了。」老者又笑道：「怎麼不算奇！這也是西

方傳來的。」行者吃驚道：「誰有人又到過西方去來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到過西方的人正多著呢。如今上海有的，那一件不是西方傳

來的？」又笑道：「以前只聽得人家說往西方去取佛經，如今往西方去取的卻不是佛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佛經，卻是什麼？」

那老者笑道：「都去取那妖怪。」行者道：「那有此理，去取妖怪來，要他做甚？」老者又笑道：「不是真的妖怪，只是說了出來

你不懂，又要像方才見了電車似的說是妖怪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老丈，請明白告訴了我罷，休要故意作難我了。」

　　老者因攜著行者，沿了馬路走來，指著旁邊的所有房屋、電桿、車馬、器具、房屋內陳設的各種洋貨，說道：「這也是西方傳

來的，那也是西方傳來的。」及至走到了一家門首，關著門，門內悄悄無聲，只聽一個人在那裡讀書，門前掛著一塊招牌，上邊寫

著四個「中英夜館」大字。那老者又說道：「這也是西方傳來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家是做什麼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這是個學堂。」行

者道：「學堂我們中國一向有的，如何說也是從西方傳來？」老者道：「學堂雖是我們中國一向有的，但是現在的學堂卻和以前的

不同。第一樣，學堂裡教的書不同；第二樣，學堂裡的規矩不同；第三樣，學堂的情形不同。」行者先問道：「學堂裡的情形如何

不同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只聽他現在不是一人在那裡讀書嗎？以前的學堂，是學生讀書先生聽的，現在的學堂，是先生讀書學生聽

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真是奇怪了。」老者道：「還有一層，以前的學堂，是先生坐著學生立著的，如今的學堂，是學生坐著先生立

著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更奇怪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還不算奇哩！以前的學堂禁止學生遊戲，倘然學生遊戲時，先生便要打他。現

在的學堂教導學生遊戲，先生如要打時，卻要禁止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真奇了！真是聞所未聞了。但是倒有一層請教：禁止學生是

先生禁止的，禁止先生卻有誰來禁止呢？難道先生上邊還有管先生的人嗎？」老者笑道：「這是沒有。禁止先生便是學生。」行者

道：「這豈不是反了世界了嗎？學生如好禁止先生打，先生又要教導學生遊戲，那就學生便可終日遊戲了，還有誰肯讀書？這還成

什麼學堂呢？」老者又笑道：「這倒不是這樣說。如今學堂雖是教導學生遊戲，但是應當遊戲的時候遊戲，應當讀書的時候依舊還

是讀書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是誰來管他呢？」老者道：「這是章程來管他。章程上定的是遊戲便是遊戲，章程上定的是讀書便是讀

書，章程上定的先生不能打學生，便是不能打學生。所以，學堂裡的章程，不但學生要守，便是先生也要守。因此，先生、學生都

被這章程管住，學堂裡的事自能一絲不亂。」

　　說罷，行者還是奇怪，心中不能相信。那老者便引著行者道：「你來，你來。」引至那人家門內，教他向著裡張著，道：「你

如不信，你自己看罷。」行者聽了他話，向內一張，只見一個人果然立在上邊，手內拿著書讀書，餘外的人都分排坐在下面，昂著

頭聽那一人朗讀。行者心中想道：「上邊立的想是先生，下邊坐的想是學生。難得真個這般肅靜，這章程真是可貴了。」又想道：

「我生平沒有別的，只是吃著師父的虧。倘然我和師父也訂了這樣的章程，教他不准念那緊箍咒時，我便一生受用不盡了。」

　　正在這般想，回頭看時，忽然那老者早已不見，只見後邊另立著三個人：一個便是師父唐僧，兩個便是師弟豬八戒、沙和尚。

行者忙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我正要尋你。」又回頭對那八戒、沙和尚道：「師弟們也來了，正好，正好。」唐僧問他道：「你要

尋我做甚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你來看，他們的做師徒這樣循規蹈矩的，我們的師徒如何常要念緊箍咒，作踐人家？」唐僧道：「據

你的意思是要怎樣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們這樣的循規蹈矩，我問過了人了，人家說是因他們師徒之間立了章程，師徒共遵章程做

事，因此才能這般妥當。我看我們四人，不如也立了一個章程，大家守著罷。」

　　唐僧還在遲疑未決，豬八戒從旁贊成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現在的新法，大抵都有章程。哩我們定個章程，大家守著也好。」唐

僧道：「這章程怎麼定法，我是不知道的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也在上海混不多時，方才只聽人家說起『章程』二字，什麼章程我也不

知道。」沙和尚道：「我一向跟在師父身邊，這些事更加不知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便請八戒去定，罷八戒一向在這新黨裡邊來

往的，大概總比我們明白。」豬八戒也不謙讓，便在旁邊地上，提起筆來，起了一個草稿，先給唐僧看過。唐僧說：「這樣還好。

」便將章程授於行者等觀看。行者一看，早漲得面紅了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老豬如何這般欺侮我們！你難道不是個徒弟



嗎？如何只顧幫師父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我現在雖是徒弟，但是一向常在師父一起，離師父近些，比你卻是不同。」沙和尚忙問道：

「這章程上說些什麼？」行者便念下道：

　　章程大要：師父有統轄徒弟之權。凡行者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，皆歸總攬。自後行者皆須按照定章，勿得違背。師父權利：師

父成佛萬年不滅，師父尊嚴亦萬年不滅。

　　第一條，師父仙佛不可褻讀；

　　第二條，師父有禁戒徒弟、命令徒弟之權；

　　第三條，師父有斥革徒弟之權；

　　第四條，師父有命令徒弟尋覓齋飯之權；

　　第五條，師父有命令徒弟背負行李之權及牽馬之權；

　　第六條，師父有命令徒弟捉拿妖怪之權；

　　第七條，師父遇緊急時，有念緊箍咒之權。

　　行者念到此處，又直跳起來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這如何使得！我因為師父常念緊箍咒，害得我頭痛難忍，坐立不安，所以定個

章程，大家安逸安逸。這老豬可惡，如何將這權利倒載入章程裡了。你是昏頭昏腦的豬頭，自然這緊箍咒不覺疼痛。我是有靈性的

猴兒，如何受得！」八戒忙輕輕地拍著行者的背，分辯道：「你休要著忙，你且看下去，俗語說的好：『不付價值，那買東西？』

倘然我們不將這權利來讓給師父，師父那肯給我們徒弟權利？而且我雖不受緊箍咒的痛苦，我卻替師父挑那行李的擔兒，也是一樣

的。」行者一聽，倒也不錯。便又往下念道：

　　徒弟義務：徒弟有應守章程義務：

　　第一條，徒弟有奉侍師父取經義務；

　　第二條，徒弟如竊得仙桃靈丹，有上獻師父義務；

　　第三條，師父如被妖怪捉去，徒弟有捨身救護師父義務。

　　行者念畢，早又鬧了起來，道：「這章程定的不公道，這章程定的不公道。怎麼師父只有權利，徒弟只有義務呢？」八戒道：

「也有，也有。你且再看下去。」行者果然又向下念道：

　　徒弟權利：徒弟如能遵守章程，亦有權利可享：

　　第一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能做徒弟權利；

　　行者又批駁道：「這也好算權利嗎？不得做徒弟便怎樣？」八戒道：「不得做徒弟，便要被師父逐出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像這般

做徒弟，還不如逐出的好。」又念下道：

　　第二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以自由呼吸，自由衣食，自由說話、坐臥；

　　行者道：「以前沒有章程時，難道我們做徒弟的呼吸都不能呼吸，衣食都不能衣食，說話坐臥都不能說話不能坐臥嗎？」八戒

道：「載在章程上，自然更加靠得住了。」行者也不回他，急又向下念去道：

　　第三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可免陷在五行山下權利；

　　行者又嚷道：「老孫不鬧天宮，有誰來再陷老孫在五行山下？這也值得載在章程叫做權利麼？」又念道：

　　第四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不阻止使用金箍棒權利；

　　行者冷笑道：「這是我天生的權利，我自從有了金箍棒後，也從未有人阻止得我。」又念道：

　　第五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不阻止翻筋斗權利；

　　行者道：「這更可笑了，難道我背了章程，連筋斗都不許我翻了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有甚可笑？如今師父的法力不比從前，一切

世界的諸天尊神都有來往交情，上下四方都又設著天羅地網，倘然師父不許翻筋斗，你便翻到那裡，依舊要被師父捉了回來的。」

行者聽了，不覺毛骨悚然，打了一個寒噤。忽見八戒蓮蓬嘴連連牽動，蒲扇耳時時搖擺，渾身發抖也似吃了驚恐，發了豬牽瘋似

的。行者怒問道：「你也著什麼急？這章程是你自己定的，難道有什麼吃虧的地方麼？」八戒早又流下眼淚來，一邊揩著眼淚，一

邊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你又發了？病了如今急痧症多，你不要傳染了急痧了。」八戒又連連搖頭道：「不

是，不是。我不是病，不是發痧。」行者又道：「你不是病又是什麼？」八戒依舊掬著嘴說不出來。

　　唐僧、沙和尚見他這般情形，也甚著急，都走了過來問他道：「你究竟為著什麼緣故？你究竟為著什麼緣故？」八戒依舊連連

搖頭，閉目不語。行者因又念下那章程道：

　　第六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吸鴉片、打麻雀、挾妓飲酒等種種權利。

　　行者念完了這條，不覺勃然大怒，破口罵道：「老豬，你原來如此！我知道你不為別的，你是鴉片煙來了癮了。你好，你好！

你那種種作踐人家，便利自己的，都定在這章程上。我如何得依你！」八戒也恨道：「你不依我將怎樣？這章程又不是我要定的，

是你自己發起的，是你們眾人公舉我的，是我師父核准的，干我甚事！」行者道：「不干你也罷，我們大家散伙。」說罷，轉身就

要跑了。沙和尚一看不好，便上前勸道：「師兄，你且不要走，凡事都好慢慢商量，有話可說，何必這般激烈。」唐僧也道：「你

看有什麼不合法理處，你改他幾條好了。」

　　行者道：「法理不法理我不知道，要我改時，第一條須要說明無論師父徒弟，一律不得吸食鴉片。」唐僧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

聽了，都面面相覷，不能接口。歇了一回，沙和尚先開口道：「這個恐辦不到，如今有了煙癮的，怎能一時不吸呢？」行者道：

「倘然有了煙癮的，准三日內戒盡。三日以後，不許再吸了。」唐僧道：「這還可得。」行者道：「現在雖不一時便禁，但須各人

具個切結，結上寫明有吸無吸、有癮無癮，以及吸的多少。」沙和尚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因向八戒處討了鉛筆手賬，先寫好了送於

行者。接著唐僧也寫了，八戒也寫了，行者自己也寫了。一一取來公看時，只見行者寫的是『無吸』兩字。八戒笑道：「什麼叫做

『無吸』？你既不知法理，連文理都不通嗎？」行者道：「不通，不通。」取起八戒寫的看時。卻是奇怪，上面寫著道：「每日只

吸一兩，分早晚二頓，無癮。」行者道：「每日吸一兩還算無癮？」八戒道：「如今吸煙大員報告無痛的，那一個不是吸一兩二

兩，豈但是我？」又取那沙和尚寫的看時，上邊也寫著幾句話道：「每日只服槍上戒煙丸，現已大有功效，自後想能專吸此丸，當

無煙癮。」行者點頭道：「這也說的好，槍上戒煙和槍上吸煙一般，自然再無煙痛。」又看那唐僧寫的，卻似告示似的，寫著一長

篇的話。行者連忙念著道：

　　本師父轉瞬以前，曾以勞頓之身，入繁華之地，精神疲倦，疾病纏淹，一時沉迷，嘗罹斯厄。竊不自諱，為爾徒弟言之。然自

俄頃間，禁煙之議起，立即戒盡，至今不吸者已有�數分鐘矣。本師父改過如流，從善若醉。對於鴉片是曾吸，是有癮，是在戒
中，是戒已盡淨。爾徒弟等，各宜自愛。須以本師父為法，勿隱勿諱，勿以吸而不戒，勿以戒而不吸。切切！

　　行者念完了這結，心中想道：「啊呀，原來師父也是吸煙有癮的，怪道他幫著八戒。方才看章程時，只做不知，不將這條刪

去。現在，也罷，也罷，看他三人這樣情形，心中還是不要戒哩。三日內那裡戒得去？我不如真個散了伙，讓他們鬧去，干我甚

事！」又想道：「且慢，且慢。他們雖然這樣，終究是我師父、師弟，我且再勸他們一勸，看他們三曰後，究竟戒也不戒。」因又

向著唐僧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道：「照這結上看時，師父是有過了癮，戒了的；二師弟是有了痛，正在戒中；大師弟是雖在吸煙，

卻沒有癮的。如此看來，從今以後都可不吸的了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個不能，你說三日以後不吸，如何又說從今以後便不吸？」行者

道：「那麼三日以後，便好不吸的了？」八戒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唐僧、沙和尚兩人也都說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行者道：「那

麼今日暫且各自分散罷，等到三日後，依舊在這裡再議那章程。」三人都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三日後再議，三日後再議。」說罷，



匆匆忙忙立刻去了。

　　行者看他又甚奇怪，心中想：「他們這般要緊去趕甚事？我且隱著身子跟了他們去看看。」於是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蚊蟲，躲

在八戒身上。只見八戒等三人走了幾�步，八戒先開口道：「那猴子真真可恨煞人，我因他要定章程，便想趁此辦他一辦。不料，
我們還沒有辦他，反被他辦苦了我們了。你想我們天天吸慣了的煙，要我們一時戒去，如何能夠？」唐僧、沙和尚也都歎了一口氣

道：「正是如此，現在既約了他三日戒盡，不戒又怕不行。」八戒道：「怎管他後來，現在我的煙癮已經熬煞不住了，還是到那裡

去過過癮罷。」唐僧、沙和尚也道：「我們也正要去過癮。你看那裡近些便到那裡去好。」八戒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便到高家去可

好？」唐僧、沙和尚都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那邊又近又清靜。」於是三人轉彎抹角，便到高家來。

　　到了高家，行者細細一看，心中明白道：「原來又是這個所在。」只見壁上掛著一個金字招牌，上邊寫著「高寶寶」三字。三

人上了樓，便有一個年老的婦人出來接著，笑吟吟道：「三位少爺來了，請房裡坐。」三人點了點頭，踏進房門。八戒便大嚷道：

「快開燈！快開燈！」於是，婦人們便替他們開燈點火。八戒也來不及再說別的事，躺上炕去，執了槍呼呼呼的吸了六七筒。正在

吸得出神的時候，行者在他身上看的實在不耐煩了，飛到他豬手的背上，猛的咬了他一口。八戒登時叫道：「啊呀！」伸起了那個

豬手欲撲那蚊時，忽然又縮住了。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聽說吸煙的時候，見不得血的。」於是放下煙槍，連忙坐了起來。

等到這時，行者早又飛開去了。唐僧一見八戒坐起，便過來問道：「悟能，你過了癮麼？待我也來吸他一吸。」八戒無奈，只得起

來讓著唐僧吸。唐僧也吃了五六筒，又讓沙和尚吃。三人吃煙既畢，八戒又開口倡議道：「現在時候還早，我們如何消磨著他

呢？」唐僧、沙和尚二人不答。八戒道：「最好我們還是打他一場麻雀。」唐僧道：「三缺著一。」八戒道：「那行者他卻不和我

們同道，不然今日也約了他來，現在早成局了。」唐僧道：「如今怎樣好呢？」

　　正在遲疑，忽然聽得樓梯上得得得腳步聲響。八戒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有人來了。」進了房來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便是這家

裡的高寶寶。八戒一見寶寶，便上前涎皮塌臉的問道：「你在那裡？如何我們來了許久，等你不來？」高寶寶道：「休說起，今日

我忙的要不得，才從登高回來。」唐僧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今日原是重陽日，我倒忘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休聽他胡說，這裡上海都是

平地，那裡有山去登什麼高。」寶寶道：「你們如何今日這早便來此地？」八戒笑道：「我們今日卻是來登高的。」寶寶道：「你

又要說那豬話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什麼豬話，你是姓高，我們到你這裡來，豈不是登高麼？」於是大家趁此都笑了一陣。

　　八戒又問道：「真的今日你在那裡？」寶寶道：「我在看菊花山。」唐憎道：「也不錯，那菊花山原也可算得高，不過不是天

生成的山就是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看菊花山，看見了什麼？」寶寶道：「這有什麼看，不過看看人是了。」八戒又是萬分親密的問

道：「你姓高，你是那裡人氏？你的父親叫什麼？如何到了這上海來的？」寶寶道：「你休問，我是薄命的女兒。起初也是好好人

家的出身，本地叫做高家莊，我父親便叫高太公。當時嫁了一個丈夫，也這般是的叫做八戒。才做了親，不料他不是個人，原來是

個豬精。不到一日，他便被人牽了去跑了，丟得我一個人好苦。我因沒法，自後才做了這生意。」八戒聽他一片話，聽到後來，漸

漸地面上紅了，�分慚愧。
　　行者在暗中聽了，兀是好笑。原來他這樣好嫖，嫖到了自己的家主婆了。只見八戒來不多時，依舊面不改色的又和那婆娘說

道：「如今你想怎樣？你還是永遠做這生意呢，還是等那以前嫁的人回來，再跟他？」那婆娘道：「那可殺的豬精，我等了他多時

不回來，想已死了多時了，誰還等他！只是便這般永遠做生意，也不是個了局。我想看有什麼入意的人，再嫁了一個人罷。」八戒

道：「你便嫁了我可好？」那婆娘便做張做致的答道：「你要我，我什麼不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可是有一層，我討你便討你，我家中

已有了正室了，討你只可做個側室。」那婆娘道：「我們回頭人，只要人家要，正室也罷，側室也罷，隨你打發。」三人哄著又大

笑了一陣。行者也甚好笑，道：「這老豬真不是人，又要將他自己的大老婆當做小老婆了。」又笑道：「老豬究竟還有些疏忽，他

既要討小老婆，如何那章程上不再另載一條『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討小老婆權利』呢？？」

　　不說行者這般想，卻說八戒等笑了一陣，又提議道：「現在四人齊了，正好叉麻雀哩。」餘人都說道：「好。」那高寶寶道：

「我不高興，我不來。」八戒道：「照法理上講起來，你又錯了。你是不肯服從多數，你是不顧團體。」高寶寶初說不來，原是故

意作難的，聽他這般說時，並不解得是甚意思，便趁著勢應允道：「那麼我也便叉叉玩玩，助助你們的興。」於是便�分歡喜，打
起精神，叫了房內服侍的人取牌抹桌，定坐分籌，圍著桌子坐下，大家伸手洗牌。

　　高寶寶又笑問八戒道：「你們新學中人，也如何只喜這玩兒？」八戒道：「這也是新法。」寶寶笑道：「這也是新法？我要問

你，你是喜談法理的，像這麻雀，照法律政治上作何解釋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是大有解釋哩！這麻雀便是立憲的牌兒，不是專制的牌

兒。」唐僧、沙和尚在旁一聽，也覺希罕，也問道：「怎麼牌兒也有專制、立憲的分別？」八戒道：「怎麼不有？譬如以前的牌

九，便是專制，天吃地，地吃人，點子多的吃少的，猶如專制國的上司吃那下屬一般，所以叫做專制牌兒。」唐僧、沙和尚道：

「這麻雀卻怎樣？」八戒道：「這麻雀卻不然，筒不管索，索不管萬，這便叫做三權分立。筒、索、萬均自一而至九，這便叫做九

級之官，九等之章，又隱合九年的預備。」說話之間，牌已洗畢，各人自向面前將牌砌了起來。寶寶又問道：「這叫做什麼？」八

戒道：「這便叫做預備選舉，劃分選舉區域。」於是坐著東位的唐僧，將骰子來丟了，打了個在。唐僧又問道：「這又叫什麼？」

八戒道：「這便叫做責任內閣制度。做在的便是內閣大臣，一次在便是一任，倘然做得好，和了，便是連任；倘然做得不好，被人

和了，便是內閣解散了。」唐僧打莊時，恰巧著了四點，挨著八戒做莊。八戒得意道：「這次便是我的內閣總理大臣。」三人合聲

笑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深望大臣升官發財，永保祿位。」

　　於是八戒又取起骰子來，丟了個九點，開了門。一對對取了那牌，挨次而下，各人取完了牌，各自豎了起來，排在面前都挨好

了，催著八戒出牌。八戒還在攏牌未就，寶寶又笑道：「快發牌！快發牌！你這忙忙碌碌的算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莫忙，莫忙。這

就叫做整理內治。大凡內治不曾整理，決計不能外交。」因又手指牌，口中唸唸有詞道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便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

搭子完全了。」忽又自己改口道：「什麼搭子不搭子，我們新學中人應該叫他做團體。國內團體堅固，然後可以外交。」因便順手

取出一張牌來，說了一聲：「南」，向唐僧面前一丟。唐僧便應著聲道：「拍。」說時也便順手取了兩張寫著「南」字的牌來，攤

在桌上。八戒連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第一次的外交失敗了。」寶寶又在對面笑道：「你們兩人，這兩句如何又不說新話

了？什麼叫做南？什麼叫做拍？那南是什麼？拍是什麼？新學中人，應該怎麼說？」八戒道：「都有說，都有說。現在我卻不得功

夫，等一回兒，我再告訴你聽罷。」說時，唐僧也抽出一張牌來，向桌上一丟，口中說了一聲「東」。八戒直跳起來，拍著桌，連

聲叫道：「拍！拍！」又道：「收回權利，收回權利。」三人不覺大笑。接著，八戒又鬥了一張「西」出來。唐僧不要，又摸了張

「西」，也不要。寶寶又摸了一張「北」，順手丟在桌上。沙和尚看了，也不要，自己又去摸。八戒笑吟吟得意洋洋，對著寶寶、

沙和尚道：「你們二人真不行，自己的主權都沒有了，還鬥什麼牌！」話未說完，沙和尚摸起來的那牌，卻又是個「東」，便向八

戒面前一丟道：「主權，主權。」八戒道：「啊呀！可惡。」唐僧笑道：「你的主權也不完全了。」八戒接著又摸起一張牌來，恰

好又是張「南」，也丟在唐僧面前道：「你的主權也不完全了。」唐僧也叫道：「啊呀，啊呀！可惡，可惡！」跟手便摸著一張

「四萬」，因向桌上一丟，怒道：「同胞，我不要了！」

　　八戒忽地將牌攤下，哈哈笑道：「連任，連任。」三人都向他牌看時，果然是「一萬」、「四萬」和了的。八戒於是又大叫

道：「讓我來預算預算，財政上的事決計不可含糊。」因指著牌念道：「雀頭�二，加東風�六，加一番，三�二。」又嚷道：「預
算定了，預算定了。你們快拿租稅來，我要收稅哩。」於是寶寶、唐僧、沙和尚等三人，各各如數發了籌碼。八戒收了，大笑道：

「現在政府財政有餘，國庫內存有黃金七千五百萬兩。」寶寶道：「你休要發瘋了，說這夢話。」八戒道：「真的，真的。倘然內

閣辦理得好，是會多錢的。」於是大家將牌又弄亂重來，你推我推，推了一陣。寶寶問道：「這叫做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叫做洗

牌。你難道忘了？」寶寶道：「不是，那新學上叫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嘎，那個也有，這就叫做考試學生，考試保舉人才的考試。



」唐僧道：「考試，那裡是這樣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怎麼不是這樣？如今考試學生人才的人，將那所謂學生，所謂人才的，只聚了攏

來，無論高低上下，都丟在一處，又教不識什麼的考官，閉著眼來考，宛如這牌兒轉著背，由人摸索的一樣。這如何不是考試？」

　　正在說話，早又砌好了牌，丟了骰子，分牌各取。八戒取起了一對，叫道：「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，我這裡都有。我手下的

人才正多哩。」便取了一牌出來，要鬥不鬥了幾次。唐僧又在下邊催道：「快，快！你怎麼總是這般慢的。」八戒矗著嘴向桌上

看，看了多時，寶寶笑道：「你看什麼？桌面上現在一張牌都還未發，你難道也看熟張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這次牌卻來得奇

怪。」這時房裡的幾個娘姨、大姐，聽說八戒的牌奇怪，都走過來看。八戒便問他們道：「是不是打這一張？」娘姨、大姐們道：

「自然，自然。」八戒便將手中的牌發了出來。唐僧一看，代他說了一聲道：「中。」寶寶忙在下接應道：「拍。」唐僧、沙和尚

都道：「八戒，你如何這般？第一著便要闖禍。」八戒不做聲。寶寶拍了「中」，便鬥「一筒」。八戒也叫道：「拍。」拍了一筒

後，八戒又拿了一張牌要鬥不鬥。後邊看的人又說道：「自然鬥他，自然鬥他。」八戒笑了一笑，回頭對著看的人說道：「我們這

裡顧問官說的話，自然不錯。」便將手中的牌又發出去了。唐僧一看道：「啊呀，你又要闖禍了。」寶寶道：「拍。」唐僧道：

「啊呀，啊呀！『發』又拍了，兩番兩番。」八戒道：「他果然還有。」寶寶拍了「發」，順手又鬥了張「二筒」。八戒又狂叫

道：「拍，拍！」後邊的人都道：「如何你不放那兩張？如何有這兩張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顧問官好，不壞！」唐僧、沙和尚兩

人都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們兩人倒做了東三省了。」寶寶道：「什麼東三省？」唐僧道：「你們兩人拍來拍去，我們都在炮台下

經過，你們爭雄鬥長，各有利益，吃苦的不是我們兩人？」八戒拍了「二筒」，又當發牌，卻又不發，拿了一張牌回頭對那看的人

道：「這次卻不能胡亂鬥了。顧問官還不中用，你們大家替我看看，我要開個譜議局，大家商議商議哩。」一個大姐道：「這自然

鬥的，商議什麼？」一個娘姨道：「這自然不能鬥了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我看，鬥去了，你和是三百和，他和是六百和。我看不合

算，還是不鬥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你鬥了，他未必拍；便是拍了，他也未必和。你這樣好的牌，自己送掉了豈不可惜？那有不鬥之

理。」後邊的人這麼說，八戒拿了那牌更沒主意了。沙和尚道：「既然開了諮議局，自然該依多數。」八戒回頭看了一看，說道：

「你是叫我鬥的，你是叫我不鬥的。」數了一數，共有四人，卻恰好兩個叫他鬥，兩個叫他不鬥。八戒道：「這如何是好？」想了

一想，忽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還是求求我那佛。」急忙取起那骰子來，先祝禱了幾句道：「教我鬥的點子成單，教我不鬥點子成

雙。」祝罷，舉手一丟，丟出了一個三點。八戒於是毅然決然將那手中的牌，直丟至寶寶面前，說了一聲：「聽天由命。」寶寶急

忙將牌攤下，說了上聲：「多謝。三元雙攔，六百和。」沙和尚正在看了那牌，說：「又是白，好險！」還沒說完，唐僧也接著

說：「好險，好險。」八戒抿口無言，看看寶寶的牌，目定口呆，如被電氣攝住了的一般，兩手撫著自己的牌，還是戀戀不捨。後

邊看牌的人，教他鬥的，一個個都走開了；教他不鬥的，也不敢多說。只說：「可惜，可惜，那有這般巧的事！」

　　高寶寶和了下來，卻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八戒，這付牌你應該一人賠的。那有『中』、『發』、『白』三張一個人連鬥的道

理。」因伸手過來，將八戒面前的牌攤下，說道：「你有什麼好牌，值得這樣的拼？」一看，卻說道：「這牌卻果然不壞，現在已

經等了三六九筒了。」寶寶這般對八戒說，八戒的兩隻眼睛，一雙耳朵，只顧不聞不見，依舊看住在寶寶的牌上。寶寶早已知道了

他的意思，分開自己的牌，給他看道：「這是二張『中』，這是三張『發』，這是三張『白』，都是你鬥出來拍的。這是兩張『一

萬』，這是三張『三萬』，這不是和了嗎？你還看什麼！難道我還來冒和了你不成？」

　　八戒至此才知道無可挽回，自己那牌鬥的錯了。歎了一口氣，將面前的牌向前一攤，說了一聲：「晦氣！晦氣！」沙和尚也氣

的呆了，伸手向那牌圈上取了一張輪取的牌一看，不覺也叫了一聲：「啊呀！」忙將自己面前牌攤了下來，給眾人看道：「只這一

張，我便『萬子』一式和了。」眾人看他果是一副一式的「萬子」，等著一、九「萬」對倒。如今拿起來的那牌，正是「九萬」。

這時，唐僧卻笑嘻嘻拿著手裡的牌，數了一數，也攤了下來，問道：「這樣的好算和了沒有？」八戒一看，大叫道：「踱師父，這

難道還不算和！」於是大家都向著唐僧的牌看，無不嘖嘖稱奇。旁邊看的人有些替寶寶可惜的，有些替八戒、沙和尚等說僥倖的。

一人說道：「這副牌鬥也鬥得奇，拍也拍得奇，和也和得奇，攔也攔得奇。」

　　這時四人的面上卻�分好看。唐僧的面上自然是歡喜的，八戒的面上雖然歡喜，卻還帶著一種羞愧之色。沙和尚的面上，又是
歡喜，又是抱怨。歡喜的是虧了唐僧攔和，抱怨的是深恨八戒不應鬥這『白』。寶寶的面上卻是只有怒容，並無喜色。口中大罵

「豬兒，豬兒」，又不能說鬥的好，又不能說他不鬥的好，只用雙手將台上所有的牌一推，立起身來，大叫：「這種牌還鬥他什

麼！這種牌還鬥他什麼！」

　　唐僧還要算賬，他便要將唐僧的牌也擾亂了。又說道：「不要算了，不要算了，我們出去玩罷。」於是大家都丟了牌，立起身

來各自走散了。正是：

　　天有不測寒暑，人有俄頃悲歡。

　　欲知散後三人所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再說。 採摘自西遊記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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